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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

智慧与学会关心

张楚廷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１）

　　摘　要：人一生中需要的东西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学习各种知识，其中比较关键的
是学会学习，即发展自己的元学习能力；另一类是学习做人。做人需要智慧，即理性智慧、德

性智慧，而不仅是知性智慧。学习做人，最重要的是学会关心。

关键词：智慧；元学习；学会关心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８８７４（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５２－０３

ＯｎＷｉｓｄｏｍ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Ｃａｒｅ
ＺＨＡＮＧＣｈｕ－ｔ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ｕｎ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ｈａｔａｈｕｍａｎｂｅｉｎｇｎｅｅｄｓｃａｎ，ｉ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ｔｈｅｏｎｅ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ｖａｒｉｏｕｓｋｉｎｄｓ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ｍｏｎｇｗｈｉｃｈａｒａｔｈ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ｏｎｅｉ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ｌｅａｒｎ，ｉ．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ｏｎｅ’ｓｏｗｎｍｅｔａ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ｉｓ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ｎｅｓｅｌｆ．Ｏｎｅｎｅｅｄｓ
ｗｉｓｄｏｍ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ｎｅｓｅｌｆ，ｉ．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ｉｓｄｏｍ，ｍｏｒａｌｗｉｓｄｏｍ．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ｗｉｓｄｏｍ ｏｎｌｙｉｓ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ｈｏｗ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ｎｅｓｅｌｆｉｓ，ａｂｏｖｅａｌ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ｏｃａ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ｉｓｄｏｍ；ｙｕａｎ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ｔｏｃａｒｅａｂｏｕｔ

　　尽管在人的一生中我们想要的东西无穷之多，
但就大类而言，一类是学习各种知识，另一类即

学会做人。细分起来，就多了。知识面究竟要有

多宽，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 “越宽越好”，可是

针对具体的人而言，就不是这样了。没有一定深

度的宽是没有意义的，而要想深，所之深者便有

限，只有在有限的几个方面深下去的同时，尽可

能拉宽知识面。这必定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能

在一两个领域深下去就差不多了，有的人能在较

多的领域里深下去。

何种情况下为深呢？这个标准可能不会是唯

一的。标准之一可以是，若能在某领域有专门论

著，应当可以算比较深了，算是走到门里面去了。

我本人已在八个领域里有著作，它们是数学、教

育学、心理学、高等教育学、哲学、文学、管理

学、体育学。细分起来当然更多一些。有这么多，

与我兴趣较广有关，而非事先有什么计划去刻意

追求的，当然与我较长时间在不同领域思考有关。

任何著作都与较多较长时间的经历和思考有关。

我想的问题多，著作也就多一些，写的论文也多

一些。就论文而言，范围就更广了。

我所说的文学，不是指写过小说、戏剧等，

中学时写过短篇小说，当时不可能去发表或出版，

手稿也早就丢失了。我所言之文学是指诗歌，这

很偶然，不知为何，从２０１３年底起开始写诗，不
到两年的时间，已写出七本诗集，都出版了。还

会不会写，没有把握了。诗是流淌出来的，情感

流淌起来了，诗就可能出来。唯一的必然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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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想象并且热爱我们的汉语言文字，这才导致

了诗的产生。或许未来还会写一点，却也难以

预料。

学习知识，也学习写作，学会创作，还有学

会学习，即发展自己的元学习能力。

元学习能力，可能是处在学习知识与学会做

人的交界处的。现在专门来论及学做人的事。我

很看重做人，也在这一点上努力学习，这种学习

被称为修炼更恰当。有人成了神仙，修炼成仙了。

我没有这样的目标，但我有一直修炼下去的打算，

且不会因为长时间地一直修行而有任何懈怠或

停顿。

怎样才算做得像个人了，何时能做得像个人

了，这好像是不存在标准答案的问题。这就可能

与 “人是什么”的问题没有极终答案相关，与人

的神秘有关。这样，就唯有用一生的虔诚去努力

吧，努力不枉为人，不枉对了父母和先祖。

我先后做了３０年校长，在做校长期间，我一
直不忘做人，而且更注意做人。往往因为某个岗

位的某种特殊性，人变得不像人 （叫做异化的可

能性更大）；而且，我感受得到，我决不是停留在

防止异化的档次上的，我要求于自己的，是更好

地做人。勿宁说，在做人上也要有智慧，在特定

的情形下更需要有智慧，这是我所说过的理性智

慧、德性智慧，而不只是知性智慧了。

在任职于湖南师范大学时，我曾对管干部的

组织部工作人员说，考察干部，一看上完厕所之

后是否自己冲水，二看跟人谈话时是否起高腔、

官腔，三看回家时对老婆或老公好不好。

他们回答说： “张校长，这不好考察啊，谁

跟着看他上完厕所后自己冲水没有，他是否起高

腔，对老婆老公如何也不好及时在现场看到啊。”

我用长沙话回应道，也开玩笑地说： “你们发宝

气呀，这只是建议你们在考察时注意在最基本的

做人方面表现如何，做人都做不好，当什么干

部啊？”

我做校长时，对自己也如此。做人都做得不

怎么样，能做好校长吗？一任校长下来，不仅要

问自己做了些什么事，而且要问自己：在这种岗

位上更注意做人了吗？如果在这种场合下也能特

别关注自我修养，在事业有成时，不仅保有了一

个真人，而且变为一个更充实、更善做人的人了，

这才值得。

我也类似地建议如何看学生干部。比如说一

个寝室里６个同学，第一，看谁扫地最多；第二，
看谁去水房打开水最多；第三，看谁的学习成绩

比较好，最不跟其他同学吵架。在我看来，学生

期间，最重要的是好好读书，由此再及其他。

这个 “其他”之中，最重要的是学会关心。

在集体宿舍里，勤打扫，勤打水，就是关心其他

同学的实际表现。如果自己学习成绩也不错，还

可通过一起讨论的方式，尽可能帮助他人。当然，

自己拥有得越多，越有条件去帮助别人。

关心民族，关心社会，达到这种高度并不容

易。我感到可能是从关心父母，关心兄弟姐妹开

始的；从关心家乡，关心父老乡亲开始的；从关

心身边的人与事开始的，甚至是从关心路边的小

草、关心树上的小鸟、关心溪流和小山开始的。

爱国一语的分量有多重？你知道你的国家怎

样吗？知道她有哪些可爱吗？你又有什可以拿去

爱吗？你又有什么可以拿去奉献她的吗？你的这

种爱还需要深沉一些吗？还需要怎样锤炼和从哪

些方面去锤炼吗？

在一个比较正式的学生工作会议上，我跟学

工处处长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我问：“你知道有 ‘学会关心’的口号吗？”

答：“知道”。

再问：“你在学吗？”

答：“在学啊。”

问：“你打算学多久？”

答：“一直学。”

问：“没有毕业的时候吗？”

不见回答了。

再问：“你将怎样去学会关心？”

亦不见答。

还问：“如果你关心那个人，那个人不买你的

账怎么办？”

此后不再有答，我也就接着问了一些：那身

边的小鸟、小草也要去关心吗？那小河、山丘也

要关心吗？还有那蓝天白云也需要去关心吗？还

有那远古的回声也需要关心吗？还需要把关心投

向未来吗？关心的对象有个边界吗？

真的做到善于关心自己的民族、自己先祖留

下的文化、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谈何容易！说

来也简单，只需要有各种智慧就够了，尤其是道

德智慧。

把自己的命运与自己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走向道德智慧的过程。从我自己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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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感悟来看，这并不是一件想要做到就立即能做

到的事，否则，用 “智慧”这个字眼或许是太大

了。自觉到自己必须与自己的民族同在，也是我

所经历过且继续在经历着的，修炼着的，自我关

切着的。

在我刚刚有记忆的时候，母亲对我说，她在

一次逃难中，一边夹着一个包，一边抱着我。日

本鬼子一枪从后面打来，打掉了一边。待她逃到

了一个稍稍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一看，打掉的原来

是那个包。就这样，我在日本人的枪弹下幸存

下来。

我的母亲在对我这样叙述的时候，几乎是自

言自语的，完全没有对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意

思。可是，她简短的叙说，为我留下了永远的记

忆。母亲离世，今日恰好是６０周年了，但她的慈
爱，她的关爱，她当年自言自语的诉说，永存于

我心间。

我曾作为知识分子之一而两次被送到湘西，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次去湘南，两次去平江

时丰农场，还多次去工厂。不去说派我们去的人

出于什么目的，但客观上给了我许多体认，许多

感悟。我从中获得的，最重要的，又正是这些经

历让我与自己的民族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了。

如此频繁地下场下乡，在我的同龄知识分子

中，不知是何原因，我可能在最多之列，花去的

时间之多亦可想而知。但好像对我能拥有较为丰

富的知识不仅无碍，而且有益，甚至也没有对我

大量阅读产生什么不利影响。每次下场下乡，我

都把书带上有空就读，并且还只能是悄悄地带，

悄悄地读。说起来，今天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可能难以置信，但这是史实。

或许，我被认为是特别需要改造的。然而，

不管怎样，就我的整个心路历程而言，我无怨

无悔。

在这么多次的上山下乡中，对我影响最深的

是两次去湘西。在那里，我知道了什么叫做贫穷，

知道了什么叫文化落后，知道了何以为苦，何以

为难。我于１９６９年和１９７５年先后两次去湘西，第
一次去时，距离那个以 “打土豪、分田地”而进

行的战争结束正好２０年，而我在古丈、泸溪所看
到的贫穷，令人惊讶不已。“一贫如洗”是文学修

辞，可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修辞还不够有效。我

看到一家的财产就是茅草屋里由稻草垫成的床。

看到这些，我的心里在流泪。

看到了这些，经历了这些，我永远也不会再

有苦的感受了，也永远不会怕吃苦了。尽管我的

位置让我难以为我的同胞摆脱贫困做多少事，但

我会尽力修炼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智慧，以服

务于我的同胞，我的民族，我的中国。

我曾去一所小学听过课，当我听老师对学生

说 “零度是没有温度”、“月亮上没有温度”的时

候，我的心是冰凉的；让我难以释怀的是，那些

天真的小孩竟接受着这样的教育。这跟物质生活

上的贫穷相比，或许更令人忧心。

在谈到关于 “学会关心”的那个故事，深知

我们曾经是一个口号的国家。后来，有了改变，

提出了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停留于口号太妨

碍我们发展了，也太妨碍我们变得更为智慧。说

穿了，许多时候口号常常是一阵风，刮过去了连

灰砂都不见多少。既不思考这口号究竟意味着什

么，更没有接着口号之后的千百个行动。

我就 “学会关心”的问题发表过一篇文章，

文章中围绕这一主题提出了５４个问题。我想，这
就可以深入一步了，用我的行动证明：不再停留

于口号了。我还用更多的行动在实践学会关心，

直到现在，我还继续学着，并由此走向更高的道

德智慧。

通过我母亲讲述的故事，通过在湘西经历的

故事，不仅使我永远和自己民族的命运连在一起，

而且也在进一步说明，苦难亦与智慧有关。

现在我们的社会大大进步了，苦难也大大减

少了。难道智慧也会因此而减少吗？但我想，只

要把 “苦难”二字换成 “困难”二字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在不可能不再遇到的困难中变得更加智

慧。那甚至可以叫做幸福的苦难。

在学会学习的各个方面中，学会思维，学会

更有效地思维，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俗称学会动

脑，都动脑，就还看谁更会动脑。有人说，动脑

动得多的人不会长寿，撇开此说的科学性不谈，

转而说如果不动脑能长寿的话，那种长寿有意义

吗？上天给人最珍贵的就是这副脑，不充分动起

来，对得起上天吗？

真善美把人间的一切似乎都概括进去了，我

们讨论智慧问题时，如果都涉及了，想必就比较

充分。动脑的问题主要涉及者乃真，求真探真。

对真善美的探求，都是需要用脑的，都有大学问，

都需花大功夫。用脑也就这几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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